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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岛是墨西哥的一个离
岛，乘快艇二三十分钟就可以抵达
墨西哥大陆。岛的名字叫克苏美尔，
导游也说不出是什么意思。岛上居
民有 85000 多人，多是玛雅人和他们
与西班牙人的后裔。岛很小，只有
450 平方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
在全岛转一大圈。岛上最著名的就
是玛雅人的遗址，大多数游客都是
冲这个遗址而来的，另外就是海滩，
可以体验戏水和潜水的乐趣。

我们一行乘坐大巴直奔玛雅人
遗址。坐在车上，看着两边的风景，
感觉与一海之隔的美国差距太大。
同样的植被，也是棕榈树、榕树还有
芙蓉树，感觉总是不如美国那边鲜
亮，显得杂乱无章。人的穿戴衣着也
都十分简朴，和我们这边农村差不
多。路边的路灯是我们上世纪 80 年
代用过的白杆路灯，路两边的房子
和我们鲁西农村的景象十分相像，
平顶的砖混房，门前停着自行车和
摩托车，小卖部里摆着各种日用百
货。

人类文化是相通的，发展的过
程和发展的景象也是相通的，在与
美国这个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差中，
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在这里让我们
有了深切的认识和体会。

据说这个小岛是让美国人买下
了，问导游，导游一再摇头说“NO”，
原来只是有一个美国老板买下了这
个小岛的旅游经营权，海岛主权是
墨西哥所有。一上岛就看到高高飘
扬的墨西哥国旗和码头上停着的墨
军军舰，说明这是墨西哥的领土，但
是上岛不需要签证，只需出示船上
的船卡就可以了。看来这是一个类
似特区的岛，享受了墨西哥的一些
特殊待遇。

十几分钟就到了目的地。玛雅
人遗址是一个很小的遗址公园，公
园门外有很多用棕榈叶做房顶的草
房子，里面是经营饮料和旅游纪念
品的小商店，大门的顶部也是用棕
榈叶编织而成，只有墙是用当地的
一种黑石堆砌起来的。

玛雅人喜欢堆石，刚才从码头
过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堆砌着不少石
堆，问导游是不是有什么宗教的意
义，导游说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但
是我们感觉肯定是有着一种宗教或
者民间的讲究，类似我们藏民的马
尼堆和蒙古人的敖包。

进了公园，顺着黑色碎石铺成
的小路走了没多远，就是一个石房
子遗址。只是一座破败塌落的石房
子而已，与我们那里的古村落差不
多，与想象中玛雅人巨大的石砌方
阵和粗壮高耸的石柱差距太大。倒
是石头中间突然窜出的一只像小鳄
鱼似的巨大蜥蜴把所有人都吓了一
跳，精神也都振奋了许多。

再往里走，规模逐渐大了起来，
一座拱形的城门，据说是当时玛雅

人进出的门户，完全用黑色不均匀
的石头砌成，没有水泥等黏合材料，
工艺水平非同一般。再往前走，进入
当年的城市中心，一座大殿的样子
依稀可辨，巨大的石砌平台，前边
是规则的一排排圆形石砌的柱子，
这些柱子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
那样有支撑房顶的作用，而是有一
种宗教或者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强
大的力量，象征着守护的卫兵，看
来，有石柱的大殿不是国王的宫殿
就是宗教的神殿。

据导游介绍，这座玛雅人遗址
是距今 3800 多年前，大陆上的玛雅
人部落被西班牙人打败，被迫渡海
来到这个小岛，建立的一个小的王
国。目前生活在岛上的 85000 多人，
多数都是那时进来的玛雅人的后
裔。当然，今天生活在岛上的人，不
少都是玛雅人与西班牙人的混种，
纯粹意义上的玛雅人已经不存在
了。

从遗址公园出来，导游领我们
来到海滩，享受墨西哥湾与加勒比
海的海水和阳光。这里的水非常清，
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一点污染都
没有，看来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
并没有波及这里。问导游，导游笑着
耸耸肩膀说：“都流到美国那边去
了。”说不清是一种幸灾乐祸还是庆
幸。

但是这里的沙滩很一般，远不
如我们沿海的哪怕任何一个城市，
沙子很少，基本都是礁滩，好几个同
学的脚都被扎破了。在海里游了一
个多小时，享受了大西洋海水的浸
泡，上岸后在石砌的淋浴冲水间冲
洗一番，浑身感到十分清爽。

回到船上已经是晚上 7 点多
了。吃过晚饭，独自一人走到甲板
上，白天外国人都在这里晒太阳，
太热，我们享受不了。傍晚时分，太
阳西沉，这时候是享受大海的最好
时候。一排一排的躺椅摆满了甲
板，随手抽一只，半倚半躺下来，对
面是刚刚离开的克苏美尔小岛，这
时候灯火通明，像海市蜃楼一般。
在小岛与我们的大船之间是墨西
哥海军的军舰，静静地停泊在那
里，似乎是在提醒人们这里是墨西
哥的领土。不远处海里不停闪烁的
航标灯和远处不断扫射着白亮灯
光的灯塔，让人感受到海上生活的
神秘诗意。

加勒比的海风吹拂着全身，湿
润、清爽而惬意，楼下露天水上游乐
场内的音乐不时地飘过来，人们都
在尽情地放松身心，享受这大自然
的恩赐。因为阴天，看不到天上的星
星，但是天空蔚蓝如镜。

在这大洋深处，中南美洲无星
无月的夜空下，加勒比海湿润的夹
带着大海新鲜气息的晚风，让身处
异乡的我感受到一种远离红尘的纯
净与放松。

她一生都在反串男人，不
能说不是成功的。在很长很长
的时间里，别人和她自己都以
为她就是个男人了，没有女性
第二性征，没有生理期，没有任
何的差池。只是在最后，她眉心
的梅花妆还是泄露了天机。到
底，只要老不成男人，女子总还
是有些不一样的。

女子啊，她往往更有灵气，
也更让人怜惜——— 那样高高台
阶上的颐指气使不代表什么，真
的，位置对于女子——— 真正的女
子来说，其实什么也不是。

位置其实也并没有一开始
就在那里——— 她是怎样从血泊
里侥幸逃脱了？也许她自己已
经不记得了，但历史记得：作为
唐初名臣上官仪的孙女，她出
生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因起草

“废后诏书”而被一个女子处
死。她与母亲相依为命。15 岁
时，她进宫，先为太子侍读，等
到长成，也不过是个清婉柔和
的女孩子。

可是啊，在那个时候，她对
自己的女子身份便有了反抗和
抵制：她心心念念想着复仇。她
将所有的聪慧、义烈、抱负乃至
才华，都深藏在渐渐织就的心
蛹里。然后，有一天，被西风牵
引，她踏雪而来——— 她遇见了
另一个之后将在她生命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女子——— 武则天，
像一对通透的玉镯子“叮当”碰
到一起，发出了声音。

可是，那个天下独一无二、
如同她的独一无二一样的奇女
子，对于自己的女子身份的反
抗和抵制较之她还要更彻底、
更铁腕一些。她慢慢地被那个
大秘密似的女子所吸附，开始
了她生命中美丽却又沉痛的蜕
变，用自己的心做一个判断，决
定了此后生命的走向。

多年后，那个女子大排筵
宴，命群臣制诗百首。那一次，她
的表现像极了一个出色的男
子，一时才惊天下。后来，她奉旨
意品评百官诗歌，其中不乏沈
佺期、宋之问之类大诗人的名
作，而人人为她的评语所折服。

而区区一个“才”字，又哪里
写得尽她灿烂却又湿重的一
生？不可以省略的一道工序是：
以血淬火，并在绽开的刹那只
许微笑，不许喊一声疼。那是梅
花的命运。

她也曾在少女时代若即若

离地爱慕、思念过一个人———
那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啊，他
们近在咫尺，却不啻万里。立场
是把最锋利的慧剑，斩断了情
丝——— 她和他，此后就像天边
的两抹孤云，纵然重逢，也不在
一个高度上，永不契合。就算在
漫漫的年华里，他渐渐懂了她，
可他们的爱情，像一个冬天里
堆起、春天到来渐渐融化的、没
有来得及取个名字的雪人。

只是有些事是无可奈何
的，若她终究看不清，自然可以
与他相守在蓝天下。但既已看
清，便如何能装作看不清？第一
眼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奇女子
时，她就明白了：这世上不会再
有另一个人比那人更适合这个
位置。那个女子的人格力量征
服了她——— 其实，她们征服了
彼此——— 那个为了政权不惜杀
掉自己的儿子的女子不杀掉
她、冒着她为祖父和父亲复仇
的巨大危险而留下她并留她在
身边寸步不离的唯一原因就
是：她们认出彼此是女子中的
男人，或是披着女子外衣的男
人。她们母仪天下，还将“父仪”
天下——— 她做了一手掌权的女
皇帝，她则做了锦袍阔大的女
宰相。

从那一刻起，她成了那个
女子的士，而“士为知己者死”的
情怀原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她居然沉默地看着心爱的人被
废去了太子位，而置他于死地
的那份废黜诏书，正是十七岁
的她替那奇女子草拟的。

即便是自己所追随的那个
奇女子，她身体里也不是没有
一个梨子模样的子宫，心中也
并不是没有过爱情身影的：“不
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
裙”就是她的诗句。爱情对哪个

女子来说又不重要呢？可是，天
下更重要。

自古诗人治天下，不是天
真，便是多疑，多半误国，而政坛
上的复杂龌龊种种又不足为外
人道。想不出，一个女子，在男权
主义炽盛的时代，她的从政道
路上又该多了多少石头、荆棘
和滚雷？我们只看到，两个女子
商商量量决定了那一段历史，
不乏亮点。她从一开始，就已准
备将金子铸的青春，凭着一份
天性里的不惧凛冽，全都埋藏
在单调繁重的文牍累累里，像
埋葬在坟墓里。

我们不知道，彼时她是否
还能保持当年的那份初心？自
古权势和利益最能毁人。多年
来，她遥以内舍人的名义，行着
宰相权柄，将无数人想毁灭掉
的两柄双刃剑耍弄得雪片一
样。只是，她可还记得当年为他
写下烂漫天真《彩书怨》的心情？

她人到中年的时候，已经和
她一心侍奉的奇女子一样，拥有
和拥有过了许多男人，可她在夜
深人静、悄悄剥开心核的那个片
刻，还是会起了怅惘。

说到底，事业和爱情哪个轻
哪个重？似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计量单位和计算方法，每个时期
有每个时期的计量单位和计算
方法，而总不能持平。唉，枝长叶
少，枝短叶多，无论是人是树，大
抵如此。

是啊，当我再翻翻说她品德
不美好的书籍以及遍地风流的
戏说她的段子，便想张开双臂去
拥抱一下那个雌雄同体、穿了一
辈子铠甲不曾卸下的女子，那个
男人。

她实在是换了锦绣的花衣
裳比着铠甲更好看，跟一枝梅
开比一枝梅落更好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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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实在是换了锦绣的花
衣裳比着铠甲更好看，跟一枝
梅开比一枝梅落更好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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